【精品推荐】

汪涵的处事哲学：
守住一方天地，摸清各种路数

(一院何珊推荐，2015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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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大千世界，滚滚红尘。暄闹与繁杂已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主旋律，人与人之间的碰撞，人与物之间的磨擦亦成为生活乐谱上那不可或缺的音符。工作的快节奏和生活的多样化给人们带来欢乐和精彩的同时，烦恼与困扰亦接踵而至，心灵常被揉搓得倍感空虚和倦怠。那是因为人们缺失了生活的乐趣，每个人都应该培养各种兴趣，并有自己的一种特别的爱好，并把这种爱好锻炼到极致。古语有云：艺多不压身。你的兴趣不一定会成为你终生追求的事业，但至少，它会让你的人生绘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你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给你无尽的帮助。非宁静无以致远，我们应当学得汪涵的处事，守住一方天地，摸清各种路数。

为了与一条河流保持一样的沉静和从容，我经常去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散步，那个地方叫做靖港，那条河叫做沩水河。

　　这是汪涵《有味》里的开卷语。只这么一段，我便判断，文字是干净的，内心是沉静、从容、有节奏的，难怪一直蛮喜欢他。

　　汪涵说他日常生活很规律，基本上每天上午8点到10点读书两小时，然后去台里，有事就工作，没事就玩，他玩的项目很多，书法（还是左手书写）、收藏、葫芦、印章、养虫。晚上临睡前练一练书法，从五光十色的世界收心回到黑白和肃静。　　

　　每天坚持，悄然变化

　　就像张充和老先生每天三小时书法练习，做了一辈子的功课；我一个企业家朋友每天一小时的拜佛，一小时的念经；还有一个同学的孩子每天十分钟的古文背诵。　　

　　每天都做的同一件事，一定是最喜欢最认可最看重的事，而每天地坚持就像植物在扎根，慢慢地生长，可能不易觉察，但一定有变化悄然发生。　　

　　汪涵两小时的读书，速度应该快不了，他是按照他的老师虞逸夫先生的要求，先读四书，再读佛经，然后读老庄，最后用《易经》去总领。这些书都不能轻松阅读，好在一直到现在，他还不会用电脑，不上网，不开微博和微信，这样一个类似古人的人，读古书会多一些契合、对味。　　

　　汪涵毕业于当地的广播电视学校，刚开始到湖南台，只能从剧务做起，每天为观众发礼物，搬桌椅板凳，那就是一民工啊！可他高高兴兴，和另外一个剧务李维嘉，一边搬椅子，一边打赌，“毛宁会不会坐这把椅子？”　　

　　这样干了一段时间，做了现场导演，要调动现场气氛，讲笑话带头鼓掌。有一天，台长走上来，让他伸出手，看了之后，对大家说，“你看这小伙子多投入，多卖力，手都拍红了。”　　

　　机会一个接一个砸到头上，直到同时担任数档节目主持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在舞台上流鼻血，需要用话筒海绵挡着去吸掉。　　

　　长期透支令肝也出了问题，2007年，36岁本命年，他不得不停下来，来到那个叫靖港的地方休养生息。也就是那时候，他彻底想明白了自己想过的生活，那就是风清云淡，临高岗而振衣，临清泉而濯足，把脚步慢下来。　　

　　所有的人生病也好，不开心也好，都源自一个字：“浓”。浓于情生痴，浓于利生贪，浓于名生嗔。贪嗔痴很可怕，不开心的东西浓在心里就会淤结成气，气结不化就会生出病，痛则不通，通则不痛。去“浓”最好的办法就是淡，对生活淡然处之。　　

　　他拜九十几岁的虞逸夫老先生为师，踏上研读古典文化和人生修行之路。甚至萌生退意，感觉自己聒噪的职业乏善可陈，如果就这样结束一生，会令他羞愧难当。　　

　　虞逸夫老先生点拨他，大师弘法才有多大的道场，如今他一次节目，有多少人在看、在受影响，以此来做些正面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公德。　　

　　事情还是那个事情，景象还是那个景象，一旦角度变了，就会是全新的视野和感受，汪涵想通了。养好身体以后，踏踏实实再执话筒。　　

　　对现在的汪涵来说，逐鹿中原的野心是真的没有了，但当一隅之山大王的决心还是有，一个星期仍然要做三台节目，四天工作，三天休息，养得起自己那些费钱的爱好，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书，看经，聊天，研究古印。　　

　　现在正发起一个方言项目。他的语言天赋惊人，各地方言学什么像什么。而他把方言当作活化石一样，认为是区别文化的重要标示，私下里都是讲湖南话。他不敢想象方言消失，大家全都操普通话的情形。他投资整理、记录地方方言，希望尽己之力，让方言能够有系统的留存下去。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研究，做一些田间调查，做一本很有趣的书，找一些有学问的老生生一起把一些我们的日常当中用的俗语古词找出来，比如长沙人骂人说这个很谩唾，谩骂到把唾液吐到你的脸上的意思，也是一个古语，谩唾之，特别特别美。　　

　　静心琢磨，张弛有乐

　　汪涵喜欢文字，每天边写边琢磨，便有了一套他的心得。　　

　　每个字都非常有趣，就像这个“趣”字，就是我们在人生的行走过程中所获取的所有的感知，有喜、有悲、有乐。　　

　　过日子的“过”字，就是一寸一寸的走才叫过，现在人都太快了；　　

　　还有这个“搞”字，总有人说我是搞笑的，我一开始特别不能接受，但“搞”的人一定是个高手！我也就接受了。　　

　　写字其实是静心，是沉淀，是对自己人生的思考。他为自己定位“烟火神仙”，这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清醒定位。

　　我们常会说某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快活似神仙”，你瞧这两口子是“神仙眷侣”。　　

　　为什么不是菩萨眷侣？为什么又一定是“神仙”而不是“仙神”呢？　　

　　任何人想要快乐首先是要做神，神有职责，要打卡上班，做的好了就受人供奉。我每天在五光十色的灯光下面对成千上万观众，那就是做神，我做得好了，大家叫我“策神”，给我荣誉、鲜花、掌声，给我挣钱的机会，这满足了我极大的虚荣心。神是群居动物，很多事情一个人搞不定，天兵天将、哪吒、托塔李天王，整个大部队，我也是在灯光师、化妆师、摄影师、导演所有人的帮助之下成就的。　　

　　仙就不一样了，仙是独处的，是自由飘逸的。他讲究个人修行，用五百年、八百年修炼自己。仙很快乐，喝酒吃肉，吟风弄鹤，抚琴下棋，要不就在天上飘着，男男女女没事就漂洋过海去了。关门即是深山，山人即是仙人，我下了班之后就飘然而逝，就干自己的活儿。所以“神仙”这俩字，特别符合我这种张弛有度的生活，一边身处繁华，一边寻求宁静。　　

　　孔子说，四十不惑。现在人晚熟，环顾周围，真正能不惑，凡事想清楚、想透亮的还真不多。想清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做事便有了规范，胸有成竹，才可能眼神不惊慌，步伐不游移，由内而外传递儒雅从容。　　

　　汪涵喜欢收藏，一旦去长沙老街看货，刚到路口，就像放倒了消息树，短信立刻满天飞，“注意，汪涵来了，赶紧上假货，换标签。”刚开始他有钱又不太懂，挨宰难免，后来有点懂了，也懒得过分顶真，有喜欢的，明知是假的可能也会买进，本来就是玩而已，大家图个乐。当然后来也撑不住，真要买大东西，都是请朋友出面多访，基本谈定价格，不然也着实受不了。　　

　　就是这样的业余爱好，汪涵也能考虑得清楚明白。　　

　　他把收藏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放眼望之，满眼都是真货；　　

　　第二阶段是掌握一点知识之后，满眼都是假货；　　

　　第三个阶段是真伪莫辨；　　

　　第四阶段是贪痴满怀，满眼都是诱惑；　　

　　第五个阶段是心生欢喜，不言对错，我高兴就可以；　　

　　第六个阶段是烟云转逝，看一下就够了；　　

　　最后一个阶段叫万物皆空，一笑而过。　　

　　汪涵说他现在正处在第四个阶段，“差不多一只脚已经踏到第五个了。”

　　他所热爱的的这些传统文化，给他无穷滋养，他希望他的综艺节目能够有“诗”一样的优美和韵致，有“书”一样的博大和深邃，有“礼”一样的节制和分寸，有“易”一样的变化和神秘，有“乐”一样的律动和节奏，有“春秋”一样的大度、分明。　　

　　为什么同样是说，他的说入耳入心，耐人寻味，是因为学养的根扎得深，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素养，才会有临危不惧、令国人叹为观止的7分钟救场。　　

　　人到中年，很多事情都已经想得很清楚，不张皇，也不轻易被左右。因为工作成绩和社会影响力，湖南台曾经提议他担任副台长，汪涵拒绝了。他清楚自己不适合坐那个位置，严肃的社会角色和舞台上说学逗唱的他存在冲突，行政级别也毫无吸引力，就毫不犹豫地推辞。　　

　　可是，当《天天向上》的原制片人带着一班人马离开时，他临危出面做制片人，他清楚那个时候，只有他出面，《天天向上》的旗帜才不会倒。他说，所谓旗帜无非一块布挂在一个竹竿上，本身并无意义，只有迎风飘扬，告诉团队前进的方向，它才有了意义。那个时候，他必须站出来。　　

　　完成台里的收视任务，尽量传递他认为正确的信息和能量。连续超额收视以后，在读书日申请做一期有可能影响收视的节目。他们请来名校的学霸一起做节目，还带节目组去瑞士，造访最古老的图书馆——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在馆里的名人签字簿上留下手迹。希望以这样的节目带动更多的人对书籍的兴趣和热爱，节目不媚俗不迎合，也同样获得成功，当日同时段收视排名第一。　　

　　因为在他眼里，伙伴们一起喝酒祝贺纵然好，可总也好不过注视着孩子甜甜入睡的面庞，听着他微微的鼾声，那才是忙碌一天之后的真正幸福。大事小事，经过思考，内心明了，处事、行动便果断，不粘不滞，患得患失。

　　守住一方天地，摸清各种路数，幻影移形，凌波微步，与世无争，与人无害，与已有益，守业立身。这便是汪涵清楚明白的处世哲学——简单明了，不变应万变。

（推荐者注：本文来自人生指南-人物-名人传记 2015年10月6日， 作者：江泓）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5年11月16日）
—８—
—７—

